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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年前的命案

刘永彪被警方控制的消息很
快传遍了整个芜湖文学圈。他的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被扒
出，人生经历连同作品也成了人
们的谈资。有人去书店找他的书，
想看看他的内心世界。

“作品没有成就他，反倒是命
案让他出了名。”芜湖作家谈正衡
在朋友圈中写道。

8月11日早上，朋友给谈正衡
发来信息：“听说彪子被抓了？”谈
正衡起初并不敢相信，和警方再
三核实后，他才回复了朋友的消
息：“涉外地一桩杀人旧案。”

当年刑侦支队重案中队副中
队长宋荣根回忆，经过调查，1995
年11月28日中午一点多，刘永彪和
同村的汪维明在湖州市织里县的

“闵记饭店旅馆”入住。放下行李，
他们到楼下餐馆点了炒鸡块和古
井贡酒，然后出门。

29日，旅店老板和同住在旅馆
的几名旅客在三楼房间里赌博，
有人在楼梯口放哨。刘永彪站在
旁边看了一会儿，下午四点多，他
走出旅馆，在旁边邮电所门口转
了很久，然后回了旅店。

11月30日，二人将同住在旅馆
的山东商人于峰(化名)杀害，但只
弄到百十块钱。于峰随身没带太
多行李，把钱藏在裤裆里，两人没
有搜到。

随后，旅店老板一家三人也
被他们杀害。老板手被捆绑着，身
上有被击打的痕迹。

宋荣根始终有个遗憾。“当初
出动了那么多人找，两人的轨迹
还是有空档。两个半天时间的行
动轨迹找不到，如果能找到，说不
定当年案子也破了。”

山村人家

大家都说，刘永彪给村里人
丢脸了。现在网上都在骂中洲村，
村里人都在骂刘永彪。

中洲村位于山路最尽头，距
离南陵县有25公里。村民以种植棉
花和水稻为生。

中洲村是个大村，以主路为
界，分成东西两边。汪维明住在村
东，刘永彪在村里的发小汪林(化
名)和刘永彪住在村西。汪维明家
的房子是村里最气派的，蓝瓦尖
屋顶，院子里收拾得很干净。从他
家拐几道弯就到刘永彪家，走路
只要几分钟。

刘永彪的父亲是大集体时代
村里最后一个指导员。村里的人
都还记得，他是附近的南陵县九
连乡人，入赘到村里，“他爸爸差
不多一米八的个头，一顿饭能吃
一脸盆肉，能喝酒。刘永彪的身材
遗传了他爸爸。”同村的木匠、村
民汪玉(化名)说。

“包产到户之后，刘家的田位
置比较远，挑190斤的担子走十多
里山路，要翻几个山头。只要一下
雨，刘家的田就会被淹。刘永彪觉
得种田没有希望，从小想改变这
种方式。”汪林说。

汪林记得，刘父很少管教儿
子。在刘永彪早期的作品中，多次
提到跟着父亲下地插秧的经历，
也写过很多有关父子之间亲情淡
漠的文章。

村民们回忆，1995年，刘永彪
的父亲喝农药自杀。父亲出殡时，
按照村里的习俗，儿子要在队伍
前面捧坛子，但刘永彪没有回家
奔丧。家里人联系不到他，也不知
道他去了哪。村里人骂他，老子死
了也不回来。

汪林记得，刘永彪在父亲去
世后，写了很多怀念父亲的文章。

“父亲对幼年时期的刘永彪起到
了很大影响。”汪林时常感叹，刘
永彪父亲对他管教不严，他才交
到了汪维明这样的朋友，走上了
歪路。

“游手好闲”

在汪林眼中，汪维明平时游
手好闲。汪林最后一次见到汪维
明是在弋江镇上，他和汪维明打
了个招呼，问他干嘛去，汪维明挠
挠头，打牌去。“他就是个游手好
闲的赌鬼，从小就是。”

汪玉记得，早些年，汪维明家
兄弟姊妹七个，条件非常不好，家
里人吃不饱饭。2003年之前，汪维
明一直以种地为生。大集体时期，
他是篾匠，偶尔做些稻篓换点小
钱补贴家用。2003年，村里退耕还
林，山上种了树，汪维明谋了个护
林员差事，每年2500元。就连结婚
时，汪维明也只是请木匠给他打
了一张吃饭的小桌。家具都是祖
辈留下的老家具，住的是二十多
年的老瓦房。

汪维明一家的转机出现在汪
维明弟弟身上。汪林觉得，汪维明
这辈子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把
弟弟培养成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村民们都知道，汪家最小的儿子
有出息，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开了
家公司，汪维明在公司帮忙，一个
月能拿5000多。“他弟弟去美国前
给汪维明弄了个公司法人，汪维
明的命运轨迹才有所改变。”

汪维明经常和村里人吹嘘，
他的弟弟结识了某个大老板，有
权有势；他儿子也经常开着叔叔
的奔驰车在村里闲逛。

上世纪九十年代，汪维明的
几个妹妹都在湖州做童装生意，
汪偶尔过去帮忙。“他看到湖州做
服装生意的都很有钱，才酝酿了
那次杀人抢劫，可以说是有预谋
的。”湖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沈连江说。

刘永彪被警方控制后，汪维
明也归案了。事情很快传到了中

洲村。汪玉看到汪维明的家人派
车把他的老母亲接走了，“肯定是
怕他妈妈知道了受不了。”

赌博

“我觉得，刘永彪是被汪维明
带坏了。”汪林说。“两个人一起出
老千，被村里人逮到了，有人说要
把他们腿打断。”

汪林始终想不通，为什么刘
永彪和与他相差十岁的汪维明相
交甚深，他只知道，他俩相识于赌
桌上。“他俩在一起就是赌钱。刘
永彪赌得很大，他把藏在家里各
处的钱都翻出来，拿到赌桌上挥
霍。”汪林说。

芜湖作家谈正衡也知道刘永
彪好赌。很多年前，他就看到过刘
永彪蹲在马路边的小赌摊下注。
他经过时，赌桌上十元票子摞成
小山。他回来时，刘永彪已经输光
了钱，跑到朋友处借钱，接着赌。

“后来朋友们看到他都躲着走。”
1990年，刘永彪自费在鲁迅文

学院学习，回程时没有钱，很多作
家都对他伸手支援。有个作家把
两个月的工资都给了他，但很快
被他赌掉了。

2010年左右，刘永彪经人介绍
到南陵一家大型的私企上班。坐
办公室，工作轻松，很多人羡慕
他。但没过多久，他就被炒了鱿
鱼。“老总进办公室时看到他把两
只脚搭在办公桌上。”村里一位知
情人透露。

作家

“他有文学感觉，如果他扎扎
实实地走文学路，说不定会有成
就。”芜湖作家胡旭东曾经这样评
价刘永彪。汪林对此表示赞同。

南陵县是安徽省文学大县。
汪林和刘永彪都是从中洲村走出
来的“农民作家”。

1985年，合肥文联办了一个未
来作家函授班，汪林跟刘永彪同
时报了名。汪林还记得，刘永彪的
处女作是在未来作家的学员号上
发表的，那是一篇诗歌，有十多个
字，题目里带了个“春”字。刘永彪

平生第一次拿到了稿费，有八九
块钱。“那天他特别兴奋，请我吃
饭，一直在聊文学创作。”

“函授班是刘永彪文学创作
路上的重要一点。”汪林一直觉
得，刘永彪是幸运的，他在这里遇
到了贵人鲁彦周。鲁是作家、戏剧
家，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安徽省
巢湖市人。鲁彦周曾给刘永彪回
信时称，刘是有才气的，将来经过
努力，也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希望
的青年作家。

鲁彦周把刘永彪的几篇文章
分别推荐给安徽日报、青年杂志
和安徽文学，连续发表了几篇。刘
永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鲁彦
周肯定他的“艺术感觉”，是对他
最大的鼓励。从那之后，他的写作
兴趣被激发了，开始专心写作。

当时，南陵文化馆的王馆长
亲自来中洲村看望刘永彪，在村
里引起轰动。村民跑到刘永彪家
门口围观，议论着“县文化馆干部
都来看他了，他要出名了。”

在芜湖作家谈正衡看来，刘
永彪在描写基层农耕劳动的艰辛
方面很有灵性。刘永彪曾在文章
中记录了他在酷暑下劳作，被晒
得头晕目眩；半夜抢着给农田放
水，村民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甚
至出现斗殴现象；还有底层农民
在乡间的内心挣扎和颠沛流离。

这些文章给谈正衡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刘永彪笔下的底层生
活沉甸甸，一般人很难超越。”

汪林认为，刘永彪最好的一
篇作品是《乡村的舞蹈》。描写了
菜子杆被火烧着跳舞的样子。当
时，这篇散文发表在安徽日报的
第一版。

但是，后期的《难言之隐》和
《一部电影》，让谈正衡改变了对
他的看法。“就是写某小青年如何
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然后有钱了，
被长相非常漂亮的某大领导的女
儿看上。这样的故事很恶俗。”

2004年开始，刘永彪开始做作
文培训班。当时，他到学校找汪
林，希望由他向校长推荐，给学生
上作文课。试课之后，刘永彪向校

长提出要收费上课。“要钱你又不
跟我说，我以为他不要钱。”因为
这件事，汪林很生气。

2005年刘永彪的中短篇小说
集《一部电影》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还获了奖。“《一部电影》是他
自己自费出版的。”汪林很不屑。
他记得，当时刘永彪拿着30本书到
学校请他帮忙代销，至今，书还放
在学校图书馆，还在角落里。“他
的住处还有存货，一直没卖掉。”

2014 年 11 月，刘永彪创作的
25 万字历史演义小说《行者武松》
出版，第二年改编成 50 集电视剧
的剧本。这个机会，是谈正衡介绍
的。但刘永彪交稿后，谈正衡接到
了朋友的电话，朋友向他抱怨，还
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呢，怎么连文
通字顺都没达到？刘永彪把所有
的“洒家”都写成了“酒家”。

在南陵文学圈，看不起刘永
彪的不止他一个。汪林分析，圈子
里的草根作家比较少，刘永彪在
其中是个异类。“每次作家开会
时，刘总爱和别人抬杠。其他作家
一听他说话，马上就不和他讲了，
不愿意和他啰嗦。”

不顾家

直到归案之前，刘永彪的生
活一直很清苦。汪林每次到南陵，
刘永彪就找个小饭馆，点几条河
鱼、一盘小菜和几瓶啤酒招待他。

2015年，刘永彪在南陵县买下
一套二手房，三十几万，一次性付
清。“他的钱都赌掉了，哪有钱？”
一位村民说，“那套房子是他老婆
掏钱买的，还找亲戚借了20万。”

刘永彪出事之后，刘永彪的
妻子黄岚(化名)整日整夜地哭。村
民替她不值。黄岚是泾县邻村的
高中毕业生，经中洲村村民介绍，
嫁到刘永彪家。结婚时，刘永彪没
办酒席。直到前几年村里查户口，
他才补办了结婚手续。

刘永彪在家里不干活，里里
外外的事情都是黄岚在做。木匠
汪玉去给他家做房子，看到屋里
的楼梯上堆满垃圾，家里人每次
上楼都要踩着一大堆装修材料和
垃圾上去。“每踩一步都打滑”。但
刘永彪从来不收拾。

平时，刘永彪除了吃饭、赌
钱，就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写
东西，黄岚经常连他的房门都敲
不开。

十多年前，黄岚被村里的小
学辞退后，自己在家办了个幼儿
园。刘永彪家2010年盖了新房，二
百多个平方，花了十几万。“都是
老婆靠开幼儿园挣的钱。”村民们
说。黄岚经常对着村民骂刘永彪，
说他是“害痨病的”。“她找刘永彪
要钱，刘永彪从来不给。幼儿园请
的工人，现在还没结工资。”汪全
对记者说。

黄岚说自己被刘永彪害苦了。
村里的女人过去陪她，她说自己哭
不是心疼刘永彪，是觉得自己委
屈，跟着他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最近几天，黄岚家的幼儿园
也不开了。马上开学了，村里人都
说，下学期不会把孩子放在她家
了。“她家里出了杀人犯，谁还敢
把孩子放那？”虽然村里人都知
道，刘永彪杀人的事情黄岚并不
知情。

但是，中洲村人最看重名声。
“最近村里人都在说，她家大女儿
肯定没人要了，讨不到老婆的也
不会要她。儿子以后也讨不到老
婆了。他真是把家人害惨了。”汪
玉替黄岚感到惋惜。

据《新京报》

“灭门案”疑凶洗白路

如果 22 年前的事情没有败露，刘永彪仍然是那个“了不起的人”。他是南陵县第一个在青年文学杂
志上发表文章上的人，也是该县第一个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称谓的人。

22 年前，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一家旅馆内发生了一起惨案，旅店老板一家三口及一名旅客被人杀
害。案发后，警方展开追捕，在客房内发现了烟头、脚印等。由于技术手段受限，案件迟迟未能侦破。

今年8月14日，浙江省湖州市警方宣布，22年前的重大杀人案件破获。犯罪嫌疑人刘永彪归案。经过
突击审查，该案的另一位嫌疑人汪维明也在上海被控制。

刘永彪被带走时没有反抗。他说，我在这里等你们到现在。办案民警对记者说，据刘永彪交代，民警
来排查抽血的时候他就想自首，这22年他内心备受煎熬，曾准备鼠药自杀。

漂白成当地知名作家的犯罪嫌疑人刘永彪。嫌疑人刘永彪被警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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